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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知道这 24 环是我自己打的，还是别人打的，也不知道另外

两颗子弹是否飞到别人靶上替他人打了两个 8环。 

程京德（程七）：清华趣事几则 

1．“他是大队党支书！”“他是公社党委书记！！！” 

由于文革十年的人才积累，清华 77 级人才济济。然而正是

这济济人才中的两位，居然让我这陕北老农在刚进清华时就着实

被吓了好大的两大跳！ 

刚入清华时，我在控 7 班，宿舍是 9 号楼 307。不记得是报

到当天还是第几天了，也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了，我偶然知道了

我们的班长，和我同宿舍的党建武居然是大队党支书！ 

党班长是党支书，这就足够让大家乐了。然而，对我这因为

伟大领袖一句话，从“培养修正主义苗子”的清华附中到陕北老

革命根据地去插队 5 年的“修正主义苗子”来说，听到这个事实

时真是一点也乐不出来，反而是吓了一大跳！脑海中放的电影都

是自己插队的陕北农村里大队党支书对我们知识青年训话的场面。

好家伙，和党支书同宿舍，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！ 

未成想，天下好事成双，没过几天，我又被吓了一大跳！ 

在清华 77 级的入学典礼上，代表全校 77 级新生上台发言的

是我们系无 7 班的刘琢。不记得是校领导介绍还是刘琢自我介绍，

或是当时坐在旁边的同学告诉我的了，“他是公社党委书

记！！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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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这第二跳也着实被吓的不轻！回想起插队的年月，公社党

委书记对我们北京知青来说，那就和“皇上”差不多啊！但是，

心跳之余，我却反而又坦然了，暗自庆幸，自己同宿舍的还只是

大队党支书，而不是公社党委书记。 

2．“老程，什么叫眼？” 

由于允许高中在校生跳级参加高考，清华 77 级聚集了不少

神童。 

入学时我们宿舍（9 号楼 307）的少平是全系年龄最小的神

童，不记得是跳了几级考进清华的，反正绝对是很能跳的“青

蛙”。计 7 小潘之江苏高考状元，更是如今全世界都知道的，让

我这既是同学又是同乡（注：小潘是吴江人，本人祖籍无锡）的

陕北老农时常在向他人介绍小潘时必讲的快事。 

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另一位神童，我们班（控 7）的小薛。 

记得在清华读书时，我们平日里“玩命”，考试前一天却时

常放松放松，在宿舍里下围棋，打扑克。一次，不记得我正在和

谁酣战于黑白天地之间的时候，旁边一声，“老程，什么叫眼？”

回头一看，是小薛，满脸一副认真。稍懂围棋的同学，从小薛的

这个问题就应该知道当时小薛的围棋水平了吧？ 

我现在记不得当时是怎样给小薛解释围棋中的眼和输赢等概

念了，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，接下来，小薛学会了下围棋，先是

我要让子给他，没过多久，就不需要我让子给他就可以和我互有

胜负，再没过多久，我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，赢不了他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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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说后来小薛在上研究生期间，已经在清华全校围棋赛中拿

名次了。去年百年校庆时，时隔近 30 年再次见到小薛，他这位

年龄小我不少的当年神童，居然告诉我说，工作没什么意思，已

经不干了！ 

潇洒啊！小薛！ 

3．“她居然能考 100！” 

说过神童，也必须说说才女。 

二年级的时候，系里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软件专业，我们从各

自的老班转到了新组建的程 7 班。早在一年级的时候，就听说过

计 7 的王小鸽的测验考试成绩常常是三位数，来到程 7 后，我终

于开眼了。 

是不是到程 7 后的第一次考试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是编译

原理的考试，成绩一公布，王小鸽果然名不虚传，三位数，满分！

考试的内容当然早就忘光了，现在能够记得的只有在回到宿舍后

同学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：“她居然能考 100！” 

清华 7 字班学生，个个都是人才，嘴上不多说，暗地里还是

互不服气，相互竞争的。但是，我敢断言，对王小鸽的学习成绩，

无人不服！ 

4．“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” 

大概是毕业的前一年，现在不知该怎么形容的空气吹进了清

华园，我们经历了系级，校级学生会主席的民主投票选举。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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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（程 7）的楼继伟，喊出了一个很前卫的口号，“写好自己人

生的方程式”。 

忘记了是楼继伟自己想干的比例大呢，还是我们这些抬轿子

的同学撺掇的比例大（注：若干年后，在东京，老楼还指着我鼻

子说，“当年数你小子和郭建英撺掇我撺掇的欢！”），反正楼

继伟成了系学生会主席的两名候选人之一。 

竞选的那些日子，过得真是很有趣。记得我跑遍了自己老班

控 7的每个宿舍去游说和拉票。 

清华是自从蒋校长执政时代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的学校，

楼继伟的“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”和化 7 的“从我做起，从现

在做起”相比，毕竟还是太前卫了一些，选举的结果是大家都知

道的。 

民主选举本来就是一件愿赌服输的事情，尽管帮助楼继伟竞

选花掉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，我至今仍然认为那是一次非常珍贵

非常值得的对民主制度的小小尝试。这次竞选和后来发生的一些

有趣事实，使得我们老同学们相聚时，总会提起这个话题，至今

余味无穷。 

5．“防堤波，也叫防波堤”“哪里有学生拒绝学习知

识的道理？” 

我们在清华读书的年代，政治课老师，政治辅导员，也都是

留校任教的学工的清华学长们来担任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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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，当时的政治课老师在讲哪个话题的时候，说到，“防

止……的防堤波”。记得下面哪位同学问道，“老师，不是防堤

波，是防波堤吧？”，“哦，也叫防波堤”，老师认真地回答道。

好一个“也”字，妙啊！真妙！下课后，在同学们的谈笑声中，

我想到，幸亏这位老师改行教了政治课。 

大概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吧，我们电子系三个专业的每个班都

安排有一门金工实习课，说是工科学生必修。尽管当时绝大多数

同学甚至还没有见到过计算机是个啥模样，却很一致地认为金工

实习对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我们不是很必要，建议系里应该把这

门课的课时用来让我们学习和计算机相关的科目。于是，就出现

了这样的一场在 9 号楼前的全系学生集合，由当时的政治辅导员

老师向我们说明金工实习的必要性。记得针对同学们的意见和建

议，那位政治辅导员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是，“哪里有学生拒绝

学习知识的道理？” 

那场说明会的主旨，金工实习的必要性，我是早已忘记了，

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，逻辑学对理工科学生的重要性，是我从

那场说明会中开始认识到的。 

老师毕竟是老师，古训甚至说：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，

这两则趣事，就此打住，不多评论了。 

于卓琳（计七）：清华生活回忆 

看到大家的回忆，使我想起了不少往事。 

大学的四年半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段，而其中最最美

好的是有机会认识这麽多好同学。去年百年校庆跟系里的许多同


